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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婚后一年是“纸婚”，这个纸到底是什么
纸？砂纸还是白纸？“80后”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
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砂纸”生

活。嫁给“凤凰男”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顾小影发
现，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
惯、思维方式，还是管桐作为一
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行为
习惯，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
庭关系的态度，都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分歧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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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我和哈文一见钟情
我爹告诉过我，上大学，有几件事很

关键，头一件就是交女朋友。但是上大
学以后好几个月，我都很自闭，不和同学
来往。老觉得自己是偏远地区来的，和
大城市的孩子们玩不到一块儿去。

每周末我都去中央美院学画画，那
会儿还是老教学楼呢，晚上就住在协和
医院后面的小平房里，学生宿舍。去美
院得坐公交车。经常是这样，我在马路
这边等车的时候，就看见我们班一帮男
生女生在马路对面也等车，结伴出去玩
儿。我们播音系只有一个专业，一个班
级，学生人数 39，据说是建院以来最多，
男女生各一半。

很多女生对我感兴趣，我是她们餐
后寝前的话题人物：这个男生很怪，不说
话，走哪儿都背个画夹子。但我只对其
中一个女生感兴趣，她就是哈文。

在阶梯教室上课，哈文恰好坐在我
右侧，我们俩中间隔着楼梯。我用右眼
瞄她，侧脸轮廓很美，就这么一眼，我对
她“一见钟情”。上课时，我常常骚扰
她。我从本上撕纸，用铅笔给她画像，速
写，画完以后用圆珠笔细细涂，慢慢磨，
弄出立体感来。涂磨好了，趁老师在黑
板上写字，我就伸过胳膊去捅她。“哎，
哎！”我嘴里叼着笔，斜眼觑着老师，拿俩
手指头夹起那张纸递过去。“讨厌！”她白
我一眼，“嚓”地把画抽走，一脸不屑。我
完全不知趣地一笑，再撕张纸，接着画，
画完又递给她。“你上不上课？”她又白我
一眼，嘴角却忍不住向上挑一下。

我知道，有戏了！
开学后不久，快到圣诞节了，我们班

同学聚在一起包饺子，其实也是找机会
热闹热闹。哈文是穆斯林，大家专门从

回民营买了羊肉馅。我自己瘦，所以偏
爱胖乎乎的女孩儿，哈文特别符合标
准。吃完饺子，大家一块儿跳“黑灯
舞”。我搂着哈文三步两步乱转，正值青
春期，血脉贲张，心想此时不表白，何时
表白？

“哈文，你心目中的男朋友什么样？”
我心怀叵测地问。“至少一米八吧！”一句
话把我噎住了。上来就说身高，这不明
显冲着我来吗？但人家话已经说到这儿
了，绕也绕不开。我只好多问了一句：

“最底线呢？”她迟疑了一下，很认真地想
了想，说：“怎么也得一米七五吧。”这么
说我就有自信了。我底气十足地告诉
她：“上礼拜体检，我一米七五五！”

表白之后，哪想麻烦了，她不理我
了。伤自尊了？不至于吧，我没说什么
出格的话啊。没看上我？有可能，但可
能性不大。小伙子长得挺帅，挺有异域
风情，再说她看我的画还老偷着笑呢。

过了些日子，看我没头苍蝇似的，她
估计也不落忍，约我到了个地方，很委婉
地说：“那事儿，我爸不同意。”“为啥不同
意啊？”我猴急猴急的。说起她家，大家
伙儿都觉得挺神秘。开学第一天，哈文
是坐着一辆小轿车来的。那时候的学生
都思想简单，即便如此，也没人瞎猜她到
底什么来头，还是一样的平常相处。直
到后来，我第一次去她家，和她爸见面，
也不知道老人家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爸说，现在还年轻，以学习为重。”
她很听父亲的话。“咱俩除了一块儿吃饭
就是一块儿学习，没干别的啊！两人学不
比一人学好吗？”我摆事实讲道理，挑战她
爸的权威。谈恋爱就耽误学习？偏见。

见她有点儿答不上来，我乘胜追击：
“你觉得我怎么样？”“挺好的。”“那不就

完了吗？你觉得我好，我也觉得你好，还
有比这更合适的吗？”那时候她没我心眼
儿活，我说两句她就无言以对了。

“你再考虑考虑，啊？”我巴不得她马
上表态。“我……再想想吧。”最后她犹犹
豫豫地来了一句。一朝没搞定，我开始
装颓废，整天闭门不出，不见人，不刮胡
子。本来就瘦，一蓄了胡子，更显得憔
悴、沧桑。我鼓捣班里男生把这阵风儿
吹到哈文那儿去：瞧瞧李咏，为了你，都
成什么样了？

当然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则是当我遇到哈文的时候，表现得十分
清高，根本不带侧目的，让她也尝尝啥叫
失落。怪了，我不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
啊，可是恋爱面前，这些小心眼儿、鬼主
意，想都不用想就来。

一次，我帮同学排话剧，当导演。刚
好哈文也和同宿舍的女生一起来看。我
远远地看见她来了，激动啊，心“嗵嗵嗵”
猛跳。但我不理她，更不和她说话，假装
特酷特投入。

“那谁，你这个地方动作可以再大点
儿！”“你，语气再强烈点儿！”

我知道她看我呢，所以表演得格外
卖力。过了一会儿她走了，估摸着已经
走了挺远，我特想回头看她一眼，但还是
忍住了，告诉自己：“别回头，万一被她发
现了呢？”但我知道，她对我的好
感肯定多了一层。

从恶童出世，到不羁少年，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从维系四年的初恋，
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再到父母之恩、为子之孝，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从
当年一脚“狗屎运”踏入央视，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再到《幸运52》的从天而降，

《非常6+1》《梦想中国》《咏乐汇》的异军突起。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感
悟、感恩，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

叶萱叶萱 著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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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狄被高利贷所逼跳楼身亡
赵云狄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罗邦那

条绿绿的跌停一筹莫展，“柴火棒”带着
一群穿黑色西服的人走了进来，对赵云
狄冷冷说道：“赵总，到还钱的日子了
吧？”赵云狄站起来，哑声说道：“柴老板，

再宽限我几天
好吗？我只凑
了一百万——”

“柴火棒”冷笑
道：“再宽限几
天，你也凑不齐
剩下的二百万
了。你的罗邦
天天跌停，哪里
还有人买？别
再做青天白日
梦了，赶快还钱
吧！”

林康坐在
旁边的沙发上，说道：“柴老板，现在我们
真的没有钱——再宽限我们几天，给你
筹措一下。”“柴火棒”上上下下打量了林
康一阵儿，问道：“你是谁？”“金鼎公司总
经理助理，林康。”“哦，林康，既然你是总
经理助理，那这个账也有你一份儿。好
了，二位，现在还钱吧。”“柴老板，我们已
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借遍了所有人，才
凑了这一百万，剩下那二百万，再宽限我
们一个星期，我们再给你加五十万的利
息，如何？”林康恳求道。“再加五十万？
好是好，只是再往后延长日期，我回去不
好向兄弟们交代。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还
钱的，缺一分钱都不行！”“柴火棒”从腰里
拿出一把寒光闪闪锋利的尖刀，不停地在
沙发扶手上划来划去，刀锋将扶手上的皮

子割得支离破碎，露出里面的海绵来。
赵云狄费力吞咽了几下唾沫，很艰

难地对“柴火棒”说：“再宽限两天，就两
天——我一定将剩下的二百万给你筹措
到！”“柴火棒”盯着他，冷笑道：“借钱时
我已经再三提醒你，让你慎重考虑。现
在，我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帮不上你什么
忙。即使我答应，后面这几位兄弟也不答
应啊。”他身后那几位彪形大汉面色冷峻
冷冷盯着赵云狄。赵云狄坐在那儿，闷
着头抽烟，冷汗涔涔地从脸上淌了下来。

“好吧，送赵老板上路。”“柴火棒”一
挥手，后面上来两名彪形大汉，架起坐着
的赵云狄就走。“慢！你们要干什么？”林
康拦住他们。“你说干什么？送赵老板上
路！”“柴火棒”在林康身边站定，阴冷地
说。“柴老板，贵公司一向和气生财，与人
方便，自己方便，今天为什么为了区区二
百万就要人性命，太不仗义了吧。”林康
怒视着“柴火棒”说道。“家有家规，国有
国法。还不上钱，就得要命。对了，林老
弟，你不是金鼎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吗？
这还债的事儿也有你一份儿，你可别躲
哦。我先送赵云狄上路，接下来就是
你。来人，给我架起来！”

赵云狄奋力挣开那两人的捆绑，站
在窗台，留恋地望了一眼四周，风呼啸着
吹了进来，卷起白色的窗纱缠绕在他身
上，好像要留住他片刻。赵云狄转过身，
凄然一笑，向后倒去，像羽毛一样轻飘飘
地消失在空气中。

2000年冬天，北京特别冷。整个城
市笼罩在阴冷的寒流中，灰蒙蒙的天空
除去下雪，就是下雪，迟迟见不到阳光。
走在灰蒙蒙的街道上，让人感到莫名的
沮丧，常常有一种落泪的冲动。

自从赵云狄跳楼身亡后，林康也深
受刺激，一直住在梁小婉家。这天，林康
见梁小婉在雪地上吃力地推着手推车，
要出去卖盒饭，就问道：“你去卖盒饭？”
梁小婉笑道：“是啊，不去卖盒饭，我们吃
什么啊。”林康说道：“等等我，我也和你
一起去。”梁小婉疑惑地问道：“你去干什
么？”“我要跟你一起去卖盒饭。”“你在家
待着吧，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跟着我
去大街上卖盒饭，让人笑掉牙了。”梁小
婉笑道。“别人笑不怕，只要你不笑就
行。”林康说着推起小推车就往外走。“你
真的要和我一起去卖盒饭？”“那还有
假？快点儿，我去快餐店等你。”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林康已经习惯
了和梁小婉推着小推车给各大公司送盒
饭或者到菜市场卖盒饭的生活。那些大
公司里的白领有认识林康的，见他提着
成箱的盒饭穿梭在写字楼里，忍不住相
互间窃窃私语：“听说他在一家私募里当
总经理助理，怎么卖起盒饭来了？炒股
赔了？”“他们总经理跳楼自杀了——听
人说是高利贷逼的。”

一天，大雪，两人送完盒饭往回走，
走到一家婚姻登记处门前，一对青年男
女拿着结婚证幸福地从那里走出来，梁
小婉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羡慕地静静看
着。林康走过去，从后面圈住梁小婉的腰
轻声问：“想结婚吗？”梁小婉浑身一震，呆
立在那儿。林康又一次轻声问：“小婉儿，
想结婚吗？”梁小婉回转身，望着林康的眼
睛，柔声说道：“想啊。”“那我们结婚吧。”
说完，林康单腿跪地，拉着她的手说道，

“嫁给我吧，这辈子我娶你！”路过的行人、
车辆都停了下来，站在雪地里大
声欢呼着，拼命鼓起掌来。

商战
风云

数年前，在一次股市的多、空之战中，以赵云狄、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金鼎投资，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
金，达成锁仓协议分食利益。孰料，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鑫利投资背信弃义，导致金鼎投资惨败。以至于
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林康远走海外。数年后，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鹏达投资。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
时，暗中积蓄力量，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

李咏李咏 著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顾小影第二次离家出走

早晨，门外陆续有人下楼
去上班，顾小影呆呆地站在客
厅里，看着管桐满脸的怒火，脑
子很乱，她好像失去了辩解的
能力，只能看着管桐的嘴巴一
张一合，声音越来越大！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书房的门“吱呀”一声打开，顾小影
下意识地扭头，看见魏艳艳站在门边，颤颤巍巍地看着他
俩。在看见顾小影的一刹那，魏艳艳的眼神明显地一瑟缩。
然而也就是这一瑟缩的瞬间被管桐捕捉到了，他的火气瞬间
翻了一番。他想忍，可是没忍住，终于还是冲顾小影吼出来：

“顾小影，艳艳她不过是个孩子，你看你把她吓成什么样子？
我听她说昨天你还打击她？你好歹也是当老师的，你怎么能
这么无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你不觉得这种‘好为人师’对
孩子们来说会是一种伤害吗……”顾小影以为自己的耳朵坏
掉了。她吃惊地看着管桐，几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顾小影的头终于剧烈地疼起来，从昨天中午听说宋锦
西失踪到现在，她似乎总是活在泪水和咆哮声中。二十几
个小时没有休息，她感觉自己的太阳穴都在跳，要很努力克
服疲惫和头疼，站在这里，听这些指责。她不知道自己哪里
做错了，也不知道自己得罪谁了，可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把
责任放在她身上？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冲她吼？

顾小影终于崩溃了。她抬起头，看看一脸畏惧表情的
魏艳艳，再看看还在火冒三丈地数落自己的管桐，突然忍不
住尖叫：“住嘴！”管桐被突然爆发的尖叫吓了一大跳，魏艳
艳也吓坏了，张大嘴巴盯着顾小影看。只见顾小影脸色苍
白地指着管桐和魏艳艳：“你们凭什么这么指责我？你们在
我的家里走来走去，你们影响我的生活，我又不是你们的老
妈子，凭什么总是一副我欠你们的表情？”

她指着魏艳艳：“我就该陪你找工作吗？”再指管桐：“我
就该给你做饭洗衣服吗？”她的眼里渐渐盈上泪水：“你们一
个个，凭什么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自杀的自杀，出走的
出走，找不到家的找不到家，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辈
子是不是欠你们的啊？”

二十四小时内，她终于第二次歇斯底里，她指着管桐，
几乎扯着嗓子吼：“管桐，我告诉你，我讨厌你爸妈，讨厌你
们全家！我讨厌——”“啪！”话没说完，管桐的一巴掌终于
落下来！顷刻间安静得一片死寂。

顾小影捂着脸，呆呆地看着管桐，余光里，还有魏艳艳
有点惊恐又隐约有些出气的表情。几秒钟后，顾小影的身
子晃了晃，在感觉到要倒之前伸手扶住墙。她瞪大眼，努力
克服一阵又一阵的头晕，死死盯着管桐。管桐显然也被自
己的行为吓到了，怔怔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顾小影觉得自己的大脑短路了。她全身发飘，好像悬
在半空里，眼涩涩的，每眨一下眼皮都引得一阵粗粝的疼。
她脸色白得像纸，过了很久才攒了一点力气，努力克服双手
的颤抖，在安静得可怕的空气里，扶着墙站直了，声音略有
些哆嗦，慢慢地说：“对不起。”

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管桐和魏艳艳都依然呆呆地站
在那里。或许他们都没想到她会说这三个字，但顾小影知
道，这三个字，耗尽了她全部的力气。

她几乎是头重脚轻地快步走向门口，管桐试图抓住她，
但被她甩掉了手。她走得那么快，快得像一阵风，等到管桐
终于如梦初醒般追出门去的时候，她已经用她自己都不记
得曾有过的速度跑出院子，拦下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早晨车来车往的路边，管桐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悔不
当初”。

第二次离家出走，顾小影的身体却很争气。她不仅没有
生病，而且还可以冷静地给自己本科与研究生时代的同学打
电话，请他们帮忙寻找一些实习岗位。她还能头脑清醒地回自
己的教师公寓里收拾了几套备用衣服，再马不停蹄地坐车赶回
市区，找许莘避难。她甚至没有忘记在对许莘交代事情的前因
后果时，嘱咐她千万别让宋锦西知道。她怕这个心思敏感的小
姑娘难过，更怕她又把不相干的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

就这样，顾小影开始在许莘家睡得昏天黑地。因为连
续两天都没有课，她干脆把手机也关掉。这中间偶尔醒了
就翻一点许莘的零食吃，吃饱了再意气风发地睡去。

第四天，顾小影去学校上课，还没等走到教师休息室，
迎面就看见江岳阳像炮弹一样冲过来，嘴里喊：“顾小影，你
死到哪里去了？”顾小影忍不住翻个白眼，心想：看吧，用脚
指头想想都知道在过去的两天里管桐没少给江岳阳打电
话，否则他不会一脸愤懑的表情，一看就是被骚扰
得不轻。在这里交代一下，江岳阳是管桐的大学同
学，两人关系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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